
重要人物和事件

孟尝太守与《合浦珠还》

合浦珍珠，美称南珠，又因汉孟尝守廉时清政廉明，故合浦珍珠又称廉珠，

又由于合浦珍珠产于白龙海中的杨梅池者为最著，后来人们又称合浦珍珠为白龙

珍珠。合浦珍珠凝重结实、璀灿晶莹，色泽艳丽。合浦采珠历史悠久、早在汉代

以前合浦沿海珠民便进行珍珠生产。而《合浦珠还》这个传说，流传中外，家喻

户晓，已有上千年之久。《合浦珠还》的传说也有多种，其正宗传说来自《后汉

书·孟尝传》。“（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

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徒交趾郡

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

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返其业，商货流通……”（见《后汉书·孟

尝传》）汉书孟尝传这段记载，便是《合浦珠还》的正宗传说，以后环绕《合浦

珠还》这个传说，又派生出“人鱼公主救珠民”、“眼泪变珍珠”、“吞珠变龙”、“割

股藏珠”等等的传说。珍珠能够从合浦飞往交趾，或从梅岭飞回合浦，显然是传

说，是当时珠民的一种心愿。早在汉代前，合浦采珠业就相当发达了。可是由于

“先时宰守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徒交趾郡界”由于统治阶级“诡

人采求、不知纪极”破坏了珍珠自然资源，致使珠苗灭绝。当时珍珠给人民带来

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孟尝到合浦任太守后，“革易前弊”，采取了一些有效措

施，使珍珠自然资源得到保护，于是合浦沿海珍珠便又逐渐得到繁衍，也即是《后

汉书，孟尝传》所载的：“未逾岁，去珠复还”。以后孟尝离任之日，合浦群众攀

辕挽留，致使孟尝不能前行，只好晚上乘船偷偷的离去。后人建海角亭和还珠亭

以纪念盂尝太守为官廉明清正的高风亮节。

高骈海门镇屯兵

廉州镇古为海门镇（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建置）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廉

州背山面海，南流江自博白入境，滚滚南流，贯穿古镇，从古乾体海出港，为汉

代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祖国西南军事要塞。唐代海门镇为我国丝绸、



陶瓷重要出口岸。

唐咸通年间（861～874）以乌浒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建立奴隶制政权的南

诏，以魏山（今云南魏山县境内）为首府，后发展壮大迁治太和城（今云南大理

太和村西），南诏全盛时期辖有今云南省全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咸

通年间，南诏不断向东及西南扩张，咸通二年（861）秋七月南诏向东南扩张，

曾攻陷邕州（当时合浦隶属邕州，今广西南宁一带），咸通三年(862)西南攻陷越

南北部。经略使王宽告急，以蔡袭代之。蔡袭率许、滑、徐、汴、荆、襄、谭、

鄂诸道兵共三万，驻扎海门镇。到了咸通四年《863)南诏进攻左右江，再迫邕州，

是时以右监门将军宋戒为刺史，当时诸道兵三万人因驻扎海门镇，致使各州县馈

运劳费，陈谏石便上言请求造大船，从福建海上运米到海门镇。是年六月南诏攻

陷交趾，蔡袭战死。咸通五年(865)懿宗派遣岭南节度使高骈征南诏。高骈幽州

人，世代为禁军将领，屡次率军驻防西南，懿宗时(875～888)任准南节度使、江

南盐铁转运使，诸道行营都统等职。当时高骈领兵从中原出发，经湘江进灵渠、

过桂门关，入南流江到达海门镇，以海门镇为军事基地，领兵沿海西进，至交趾

击南诏，在与南诏交战中，高骈每战必胜，捷报频传海门镇。可是监军李纲周妒

高骈，弹劾高“玩兵不进”，高骈被贬，并以王晏权代其职。是月高骈复击南诏

获胜，王晏权书至，便北归，后懿宗得寿，高骈征南诏获胜凯旋而归，懿宗大喜，

升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复征交趾。是年十二月高骈还至海门镇，后得诏书，复

往交趾督励将士大破南诏，此后交趾邕州始平。

当时交趾属中国，高骈攻南诏，保卫了祖国边陲，使中国得到了统一。高骈

屯兵三万于海门镇，一部分给养是从福建海上运输而来，但远道而来毕竟有限，

需要从本地支援，当时合浦付出了巨大物资。从这里可以看到合浦当时经济是相

当繁荣的，更可证实海门镇是当时祖国南方军事重镇，是国防要地。

苏东坡在合浦

合浦廉州的东坡亭，有一付对联：“沧海遗珠品重南国，雪泥旧迹人仰东坡。”

从这付对联可以看出，合浦人民对苏东坡的怀念、敬仰。

元符三年（一一○○年）1 月，哲宗崩、徽宗立，5 月下令大赦，苏东坡从



儋州起程、24日渡海。经过一天一夜的海程，最后在官寨（今广东廉江县）登岸，

再北行经白石山（今合浦县山口与白沙交界）转道合浦廉州。白石山下有白石镇，

东坡在自石山上曾题诗云：“青山南白石北，此地嵯峨人不识。”

合浦故郡是南珠的故乡，苏东坡素所景慕的地方，“合浦珠还”的神话传说

早已风靡于世。在海南，诗人早就很想到这天涯的尽头，缅怀孟尝太守的遗风。

诗人到了廉州，太守张左藏及士人邓拟、刘几仲等人招待了他。风景优美的

邓拟园林清乐轩，便是东坡下塌也处，清乐轩在城东北碧波湖的一个小洲之上，

四周翠柳成荫，百鸟啭鸣。湖上荷花，亭亭玉立，菱茨满湖。东道主张左藏、刘

几仲、邓拟等人常于清乐轩宴请苏东坡，宾主相得甚欢，苏东坡看到了合浦山辉

川媚，确实是个富庶之地，总算了却夙愿。

一次，在宴会中，主人捧出合浦特产龙眼招待苏东坡，东坡尝了几颗便赞不

绝口：“佳品、佳品，质味殊绝，可与荔技匹敌。东坡即席写了《廉州龙眼质味

殊绝可敌荔枝》一诗，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其中“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两

句便是该诗的精髓，他指出龙眼虽然生长蛮荒，但这倒是好事，不需要五里一单

堠，十里一双堠地拼命传送京城，能够幸免这些贵妃公主们沾污的欣喜。

东坡每日在清乐轩和张左藏、刘几仲、邓拟待人品茗谈诗，心中的抑郁得以

稍解。一天，正是阳光和煦的天气，东坡和张左藏等人同游海内闻名的还珠亭。

还珠亭与三廉古刹东山寺相毗连、他们穿过孟尝风流坊，便登上还珠亭，亭内骚

人迁客题吟的碑刻甚多、古碑琳琅满目，高大的《还珠亭碑记立于亭中央，东坡

读完碑文感慨万端地说：“孟尝高洁施政廉明，去珠复还，无怪乎千古誉为盛事，

邓拟在一旁：“而今频年滥采，民不堪命矣。”是的，《还珠亭碑记》确一篇合浦

珠民血泪史，东坡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愤慨地吟是哦：“曾驱万民入渊底，怎奈孟

尝去不还？”

东坡在合浦的日子里，他的诗友石康县令欧晦阳夫，（欧阳修之子）探望了

他，欧阳晤夫看到宦途坎坷的老友获赦北归，万分高兴。因为当时罹遭贬逐的人，

大多数已登鬼录，元丰七年东坡次子苏遁夭折，不久爱妾朝云又病卒于惠州，亲

人离散，只有次子苏过陪伴着他，知己好友在这天涯海角的尽头久别重逢，确实



象梦境一样。在重逢的日子里，苏东坡写了《欧阳晦夫遗接离琴枕》一诗，充分

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见君合浦如梦寐，”“妻缝接离雾谷细。”“儿送琴

枕冰微寒”欧阳晦夫的妻子为苏东坡缝头巾，儿子为他送琴枕，这都充分表明了

苏东坡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与老友相逢的日子里，东坡偕欧阳晦夫、张左藏等人又同游了远近著名的海

角亭。海角亭紧傍廉江，面临浩瀚的大海，东坡等人在那里临流赋诗，听海角潮

声，远眺茫茫大海东坡想到自己离亲去里，贬滴边郡。而今获赦北归，不久即将

和家人团聚，兴起无限感慨，他挥毫写了“万里瞻天”四个大字，抒发对家园的

深切怀念。后人将“万里瞻天”四字堪石纪念，为古亭增辉不少。

时值中秋，东坡在廉卅住了两个月左右，将要去永州任职了，庚辰八月二十

二日，正值秋高气爽，碧波湖中，秋荷摇曳，分外多姿，刘几仲、张左藏等人设

宴饯别东坡于清乐轩，宾主举杯无限惆怅，席间忽闻远处传来笙箫之声，袅袅动

人，坐客惊叹，这箫笙之声，似白云间传来，抑扬往返，谛听之，知是瓶笙，于

是东坡即席作瓶笙诗记之，不久，朝延任命东坡为舒州团练使，临行前夕，东坡

写了一首诗《留别廉州张左藏》，诗云：“编雚以苴猪，谨涂以涂之。小饼如嚼月，

中有稣与饴。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

庚辰八月廿九日，东坡离开合浦那天，张左藏和刘几仲等人，在滔滔的南流

江畔送别东坡。真是“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和

东坡在短短的相会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东坡在合浦乘木筏沿南流江而上，经博

白，过玉林到滕县，九月底经梧州北归。从此，苏东坡多年来的流放生活，才告

结束，重新获得了个人生活上的自由。

东坡在廉州居住了两个月之久，在合浦写下了许多掷地有金石志，闪闪发光

的诗篇，这对千百年来合浦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石康知县罗绅之死

石康镇旧鸡行的“罗公祠，群众叫做“新庙”。关于“罗公祠”有不少带有

浓厚迷信色彩的种种传说。如说罗公大人显圣，为保石康平安，一脚将日本飞机

丢下的炸弹踢到大江边，有人还看见罗公塑象满头大汗，靴子也踢歪了；又说罗



公在夜间骑着高头大马，率兵将巡逻，故土匪不敢抢圩；还说罗公是被母鸡山的

苏姓人所杀，因此凡是姓苏的人都不能在石康久住，等等。

罗公是何许人？又是怎么死的，和古石康县有什么关系？据《廉州府志》和

《合浦县志》记载：罗绅字尚训，江西省宜春市人，监生出身，明朝天顺二年(1458

年)任石康知县。当时正值广西各地少数民族纷纷起义，反抗明王朝的压迫和统

治。大藤峡瑶族义军首领候大苟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深得人心，队伍发展很快。

据史志记载，这支义军拥有步、骑、水三军共万余人。曾八次进攻梧州，九次打

到廉、雷一带，先后攻进廉州城和永安城，两次攻进石康县城。大藤峡义军东征

西讨，声威大振。天顺六年《1462 年）二月，义军的一支队伍攻到石康县，知县

罗绅命儿子罗鉴领兵与战，斩杀义军二百余人（当然这也包括为了邀功请赏滥杀

平民在内）。三月，义军再攻石康县，罗鉴领兵战于倒木岭，身受数创，毙于马

下。同年十二月，义军攻进永安城（今山口镇永安村），当时永安设千户所，为

抗倭和守珠池，派宦官驻守，定为禁地。义军闯入禁地，表示对皇权的藐视和反

抗。

成化三年，（1467 年）十月十九日，义军攻进石康县城（在今石康镇顺塔村，

现尚残存古城遗址），知县罗绅和举人伍星奎、监生周泰、陈纪等均被俘，在押

解途中，罗绅求饶说：“如果释放其他三人，便可得多金来赎”。义军信以为真，

便释放伍星奎等三人。后来他们筹得白银三十两，交陈纪、李元安带去，但义军

认为一个县太爷换三十两银，太少了，加上罗绅装腔作势，摆臭架子，义军怒不

可遇便把他杀了。

罗绅死后，成化七年(1471 年)，石康县被撤消归并入合浦县。成化二十二年

（1486 年），在旧石康县城建“罗公祠”。随着岁月流逝，“罗公祠”破壁萧条，

碑刻难辩，烟祀久废，“罗公”在民间也湮没无闻了。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

年），为了统治阶级需要，合浦知县廖佑龄在石康圩改建“罗公祠”，所以群众称

作“新庙”。罗绅父子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结果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关于“罗

公”的种种神话传说，都是荒诞无稽的。



明代合浦人民抗倭斗争纪略

从十四世纪起，日本南北朝分裂，在内战中失败的西南一些封建诸候和大寺

院主纠集武士和溃兵败将以及一部分浪人，走私商，组成海盗集团。从元末明初

开始，经常乘船到我国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掠夺，残杀沿海居民，历史上称他们为

“倭寇”。

“倭寇”还与我国沿海的奸商，土豪、海盗勾结、狼狈为奸，在沿海一些岛

屿建立基地，由内奸引领，深入内地，攻陷州县，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成为我

国东南沿海人民最大的祸害。我县虽然地处祖国沿海西陲，但同样受其害。明朝

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倭寇攻陷廉州城，烧杀抢掠，教授（学官名）王翰惨遭

杀害。这是倭寇侵犯我县的开始，至嘉靖、万历年间侵扰更甚。万历四年（1576）

十一月倭寇进攻永安城，复掠海川营、新寮闸，守御的狼目韦真（少数民族农军

头目）被杀。可见当时倭势之猖狂，加上倭寇与海贼勾结，海贼趁机在我县沿海

掠夺，沿海居民受害更深，他们不能出海捕鱼，时时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

头，许多人被迫逃亡他乡，以至田园荒芜，百业凋蔽。

面对倭寇的凶残掠夺，明王朝采取了一定的防卫措施，自从洪武二十七年

(1394)朝廷就命令安陆侯吴杰、永定侯张金宝到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军官，以防倭

寇。为了防倭的需要，把原来设在石康县（成化七年并入合浦县）安仁里的永安

千户守御所迁到海岸图，仍名为永安千户守御所（即今山口镇永安村）因永安频

临大海，为廉琼的门户，便于防倭，故又由千户（官名）牛铭如建城（现尚残存

城基）。当时的永安城，城墙高一丈八尺，阔一丈五尺，城周四百六十一丈，设

窝铺十八间，城楼四座，壕周环五百丈，规制不算小了。其时廉卅府设永安、钦

州两个千户所，每所设官一配员，督管军船三艘，士兵三百名，并备各种军器、

械。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如《廉州府志》(期崇祯本)备倭篇所述：

“官兵莫能御者，缘承平日久，将不知兵，虽有备倭之名，仅存故事，安能责其

成功?”“将不知兵”如实地反映了封建官僚只关心搜括民膏民脂，不认真抗倭的

情况。备倭篇还说：“倭夷之来，皆我滨海顽民，私通接济，慷以为祸，甚至豪

势之家造双桅大船，出其资本招引无籍棍徒，交通外夷，贺易番货，其船只出海，



开张旗帜，肆行掳掠，实是一巨寇也，若被害之人，赴官告诉，而势家又为救解，

以故夷人无忌，酿成大祸。”这充分说明了内奸的危害和单靠官兵的防御，没有

广大人民的配合和支持是不行的。后来在爱国将领咸继光、俞大犹的统率下，招

募农民和矿工为主体的新军，加强训练，成为天上闻名的“戚家军”，并在广东

人民的支持和和配合下，屡战皆捷。这时部分溃倭逃窜粤西沿海为患。《廉州府

志》载：“海贼吴平纠集残倭犯恶潮，福建总兵戚继光攻之，遂乘小舟奔交趾，

其遗孽曾一本复嘨聚海上，高、廉雷诸郡苦之”。其间，曾数次侵拢合浦县境。

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犹调任广东总兵官，整顿沿海卫所，加强防卫措施，招

募农民武装万人，进行严格训练，率师征剿。合浦同样组成少数民族农军，当时

称为“狼兵”加强防御。广大人民痛恨倭寇的暴行，纷纷起来协助官军抗击倭寇，

人民起来揭露豪商、土霸勾结倭寇的罪行。如《廉州府志》所载：严禁豪势交通

之私，断小民接济之路”。并规定捕鱼小舟，只许在本港附近作业，不许驶出外

洋，否则治以接济之罪。断绝倭寇与内地的联系，封锁物资，粮食的接济，给予

倭寇沉重的打击，同时加强军事上的巡逻放哨，沿海居民盖起敌楼防倭，一遇有

警，前后策应。万历四年（1576）侵犯永安的倭寇，在守军副将张元勋率领抗击

下，逃窜到香草江（今白沙乡境内），受劭歼灭性的打击。合浦倭寇之患从永乐

八年起，直至万历年间才算平定。

康基田知廉州

康基田字仲耕，号茂园。山西省兴县人，丁丑科进士。早年知江南昭文县，

不久任广东雷州府同知，隆三十七年（1772 年）任钦州知州，乾隆丙申年（1773

年）任廉州知府。在任期间，政清刑简，爱民礼士，体察民情，清风惠政，人所

乐道。

康守廉时，洞察郡中“胥隶暴横，为民蠹”百姓备受侵侮，康到任即整治郡

中暴吏，列其罪状，惩其首恶，于是民心大快，各安所业。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郡中民士，康即扩建海门书院，裁减自已薪俸，“以

裨膏火”。还规定凡在书院学习者，岁有试，月有课。康亲到书院监督。不容任

何违章舞弊之事。由是廉郡学风日盛。



廉郡春夏雨霪，人多中湿，城内水道闭塞，民间弛塘围筑断流，一遇暴雨，

城内积水为患，居民土屋即圮，瓦砾弥望。康访郡父老，亲自察看城中各水道渲

泄情况，制订治理规划，并亲督施工。首先在城西凿沟（即大北街暗沟，过去沟

内一人佝偻可行），直穿今中山路，过李家巷达西新桥，在西新桥开阳沟，沟深

两米多，宽约两米。由西新桥过青云路一巷，再穿过小南门内青云桥，达碧波街

进入一水塘（今保健所门前）过水洞口桥再过南门水洞，然后入小南门江（城南

附城河)过龙门桥入西门江出海。在城内则疏浚东城塘附近几个水塘，并使之相

连，直穿奎文桥接真君庙塘出水洞口入小南门江进西门江入海。又疏浚龙门江水

由城东北入西门江中游，使护城之水畅通无阻。并疏浚小南门江至县学宫（今县

委会）门前水塘至老楂桥过瑶上街入西门江下游出海。为了渲泄暴雨积水，又在

城内疏浚水塘二十多处之多，如水槽街的西湖塘、大北街尾水塘、白石场街的南

湖等等。城内居民住宅的下水道均通往城西暗沟和城南阳沟，或通入城内各水塘。

这些水塘一可养鱼种菱，二可渲泄暴雨积水流入江河，不致于浸淹街道及居民住

宅。在治理廉城下水道及疏浚龙门江水道引龙门江水入护城河时，康基田召集城

中父老，说明治理水道重要性，并“面授机宜”，“使归各率其属”协力工作，使

如期竣工。

当时廉郡市集较少，农付产品及手工业产品未能流通，为了城乡及各地物资

得到交流，发展廉郡经济，康基田恢复明朝时的古卫民圩（在今城东），在该圩

“筑廛二百余”，大大方便了各地商贾往来贸易。是时廉郡“百姓务织丝绸，亦

工农贾，商旅辐辏”，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廉郡百姓过去不事蚕桑，康守廉时，推广蚕桑事业，教民种桑养蚕，抽丝织

布，于是廉郡蚕桑纺织业始兴。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从儋移廉时，曾住城东清乐轩。为了纪念苏东坡，康基

田在长春亭和清乐轩之间，捐俸建东坡亭。东坡亭环境优美，风景甚佳。古今文

人迁客都到这里观光浏览，瞻仰东坡遗风。

据《廉卅府志》记载，康基田去任之日，吏民攀辕百余里相送。就是过去曾

受到康守摈斥过的人，也感动得流泪。这些说法或许过于夸张，但毕竟是康基田



政绩的佐证。

方晚、刘八与天地会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向中国入侵，企图瓜分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清朝政府对内压迫广大人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国内民不聊生，

各地人民纷纷举行起义和暴动。就在这个时候，方晚、刘八参加广东天地会义军，

“聚徒于博自县”起事。方晚、刘八的起义军活动于两广的遂溪、石城（今广东

廉江县）博白、贵县、宣化横县、合浦、钦州等地。掠地攻城，劫富济贫，惩办

赃官，官军闻风丧胆，给清朝政府沉重打击。

方晚原姓花，绰号小花枝(小，廉州话读 ne 音)，合浦县人；刘八博白人，

方、刘天地会义军，自从和另一义军钟阿春部联合以后，队伍不断壮大。当时加

入钟阿春部的天地会义军的将领有方晚、刘八、李仕奎、李仕昌、苏三、颜大等。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方晚、刘八等由博白直捣合浦县的小江圩和张黄圩

（今属浦北县）等地。后方晚、刘八又挥师北上进攻宣化。

道光三十年（1850 年）正月，方晚、刘八率师南征合浦，兵至五马归槽（地

名）受阻，复回师广西联合钟阿春部。不久，方、刘又回师合浦攻陷石康圩，由

于受到合浦官兵合会博白乡勇的阻击，方、刘率师撤至灵山大塘村。由灵山陆屋

转移钦州牛江圩，再由钦州南下合浦西场圩，据传说，期间方、刘攻陷廉州，开

仓赈济贫民。

是年（1850 年）二月，方晚、刘八等又陷合浦石康圩，直逼廉州。当时知府

沈棣辉、知县顾俊谕，大廉武生彭辉枉率壮士三百守城，庠生陈玉书率湖廉乡团、

石康武生陈国纲、陈国谟兄弟率乡勇助战，方、刘攻廉州未果，转战钦州，白沙

陈清廉率湖廉、白沙乡练数千人，追至钦州，被方晚、刘八部伏击；陈清廉身陷

重围，陈国纲兄弟被击毙。

同年四月，方晚、刘八由钦州回师，攻廉州城未果，又向东北撤入合浦大廉

山，焚烧彭氏宗祠，杀陈玉书一家一百二十五人。

咸丰元年（1851 年）一月，方晚、刘八率师攻陷公馆圩，后又转道广东石城

县（今广东廉江），的古平圩。是时天地会首领之一黄大率军由灵山三隆圩到青



平与方、刘会师。五月，方晚、刘八又率师由青平进军博白县的长乐、沙河等圩。

在沙河与广东官兵进行激烈战斗，因众寡悬殊，战斗失利，方刘转向博白东平圩

再攻合浦公馆圩。是年方晚、刘八的队伍发展到可余人，再攻廉州，知府沈棣辉

率关松志、吴天兴部从三那返廉解围。

同年六月，方晚、刘八中敌反问计，内部分裂，自相残杀，官兵乘势进攻，

方晚由公馆转移至常乐多蕉战败，被官军俘获杀害；刘八此时已是势孤力单，仍

进扑小江、龙门、张黄（今属清北县）等地，但随处遭乡团围戳，刘八从大曲岭

转至山寮乡，战斗到最后，不幸也被官军杀害。

轰轰烈烈的方晚、刘八领导的天地会义军失败了。然而咸丰四年(1854 年）

太平军余部王阿佐又率数千人陷寨圩（今属浦北）。王五大合横州义军盘踞福旺。

五年(1855 年)太平军余部朱十四率数百人陷太平、小、汪龙门、张黄等地，义军

此起彼伏、斗争不息，震摄了两广的遂溪、石城、合浦、灵山、钦州、博白、宣

化、贵县、横州等州县，给予封建统治者沉重的打击。

廉州“反正”

1911 年（辛亥年)，10 月 20 日。廉州军政府刚成立时，却处于风雨飘摇之

中，反正清军十分混乱，各怀异志，不服从都督分府指挥，10 月 12 日（农历）

驻廉州清军二十四营有匪徒混迹其间，乘机暴乱，结伙抢劫，首先抢当铺，继而

苏杭绸缎铺及洋杂铺皆遭洗劫，无一幸免。当时城内“大生当”起火，由西门口

蔓延至槟榔街、三官楼底，以至下街一带，火光烛天。是时人心惶惶，四处奔逃，

有室皆空。合浦惨遭浩劫，当时谓之“廉州反正爆街”。

八属军覆灭记

民国十一年（1922 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篡夺广东省军政大权，为

了扑灭南路广大地区的革命力量，于十月间派其亲信苏慎初（合浦县人）任钦廉

“民团总办”兼“善后处长”企图盘踞钦廉。与此同时，孙中山任命黄明堂（钦

州大寺人）为讨贼军南路总司令，并通电讨陈。是时黄部驻守廉州的丁守臣部被

苏慎初收买叛变。黄部被迫退至广西四塘、五塘。黄收编旧部，并派人往灵山沙



塘水收编“猪口大”、“打铁佬”两个部，着令进入灵山县境，于是黄部遂从四塘、

五塘向廉州进发。丁守臣在廉州起义反正。苏慎初出走，黄部进驻廉州。

民国十三年（1924 年）粤军许崇智击败陈炯明，孙中山返驻广州，陈炯明退

守惠阳。广东南路除合浦、北海为黄明堂扼守外，其余高、雷、钦、琼崖、罗定、

阳江均被陈恶军伐邓本殷、申葆藩、黄志桓等盘据。邓本殷组织“八、联军”邓

为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总指挥，黄志桓为参谋长，并接受北京段祺瑞的委派，拥

兵三万余，自铸“硬币”（人称为“八属银”）通行使用。邓邀黄明堂入联军，遭

到黄明堂拒绝，便对黄军实行武力征服。是年 7 月 19 日，（农历 6月 6 日）邓、

申即派苏廷有为敌前总指挥，申葆藩亲自率一军配合，由钦州直扑廉州。

黄明堂自拒申后，早作迎战和守城谁备，委派杨弼臣为城防司令，参谋长黄

乔荪、副官黄梦麟、县长张卓光等，共同固守康州城。当时廉州兵力有杨弼臣一

个旅、黄日威（黄明堂养子）一团、钟玉臣一营，黄约二千兵力。黄明堂率梁传

棕一营、卫士一营，驻守北海策应。

申军苏廷有率主力由钦州分两路向廉州进攻：一路由钦至乌家抵总江西岸设

指挥部；另一路由钦至乌家东北到石湾湛江，包抄廉城。在石湾阻水四十日，后

方可进军。两军于八月二八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成钳形钳攻廉城。黄军不来，

被迫入城固守，申军在城外四面围攻，每天向城内发射炮弹（花炮）20多发。炮

击约十多天，死亡居民仅四人，房屋被击毁的为数不多。申军围城 20 多天后，

黄明堂向雷州江红统领求援，陈学昌率兵约二千人（人称为“黎仔兵“）乘船至

北海登陆支援，不料这些“黎仔兵”多为土厞收编，毫无作战能力，军至岭底（地

名）与申军相遇，一触即溃，狼狈回窜。从高德至北海沿途洗劫，后下海逃去。

城内黄军为作抵御，封存地主家的粮食作军粮。但围城三十多天，民间粮食殆尽，

不少人饥不择食，用水浮蓬、木瓜树心、蕉树头等充饥，竟也有将老鼠、蝙蝠、

蟾蜍、蚯蚓充饥，那时全城陷入一片恐慌，广大劳苦大众，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

上。在弹尽糗绝之际，县长张卓光召开会议，请德国传教士容姑娘为代表，出城

和申军议和。黄军以申军条件太苛，讲和不成。后申军向黄军提出最后通牒，限

三天内开城缴械，否则炸毁全城。黄军城防司令杨弼臣贪生怕死，全部接受申军



极其苛刻的条件，九月二十九日开城投降。申军入城杀害黄明堂养子黄日成和两

名营长，以及其他军官近十人。参谋长黄乔荪，付官黄梦麟逃走。然而黄梦麟的

母亲、妻子、保姆等十四人被杀。县长张卓光被罚款两万元，赔偿地方损失，实

则中饱私囊。

邓、申既定八属，邓为“总指挥”坐镇高州，申为“副总指挥”兼“钦廉善

后处长”驻节廉州，独揽一方大权。

民国十三年（1924 年）初，广州大元帅府任桂军司令兼边防督办林俊廷为“广

东高、雷、廉、钦、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五月，林俊廷率四千余人，

由南宁经钦州进入廉州。申葆藩表示欢迎，令百姓举旗欢迎，并开盛大欢迎会。

还拨张瑞贵一旅归林俊廷调遣，以表竭诚。申此举并非邓的主意。督办设在廉州

贡院（今煤建公司）邓折礼优待，奉候惟谨。林对申深信不疑。林俊廷到廉后，

电请大元帅府拔给饷械，孙中山答复要林先通电讨伐邓本殷，才准所请。后经林

一再请求，获准先拨饷械，但在收到饷械后，必须立即发表讨邓通电。

七月，广州大元帅府派永丰舰运饷械来北海接济林军，并命林火速通电出兵

讨邓。可是林俊廷上了申葆藩的圈套，深信申可赴琼劝邓让出高雷，迟迟按兵不

动，拖延了两个月之久。十月，永丰舰离开北海。永丰舰离去后，邓本殷便率军

由廉江压境，此时林向广州大元帅府求援，并发出讨邓通电，林邓两军已在山口

前线接触，张瑞贵旅乘时反戈归邓，林因贻误战机，造成被动挨打局面。林被迫

向钦州方面撤走。邓即回师高州，申仍为钦廉善后处长。

民国十四年（1925 年）九月，广州革命政府二次派兵东征陈炯明，邓以援陈

为名，分兵三路进窥省垣。国民革命军为解除南路威协，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

为“南路总指挥”，南征八属，李请桂军李宗仁会师夹攻邓军，并部署四路大军

分别向“八属军”指挥中心高州、廉州进攻。第一路粤军由陈章甫指挥自肇庆向

三罗进攻；第二路粤军由陈铭枢指挥，向阳江、阳春进攻；第三路粤军由俞作柏

指挥，由陆川向高雷进攻；第四路桂军胡宗铎指挥，由上思向钦廉进攻。四路大

军同时进逼，邓军处处挨打，疲于奔命，渐呈不支。是年十一月下旬，革命军第

十师（讨邓第二路军）在师长陈铭枢指挥下，从阳江进抵山口，申葆藩闻讯夤夜



率所部撤出廉州，向钦州方面逃跑，十二月十六日陈铭枢师抵廉州。邓本殷、申

葆藩同时通电下野，“八属军”遂告覆灭。


